
口述 王文磊 采写 徐雪霏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天津河北鸟

市的声远茶社曾是最火爆的相声园

子之一，周德山、马桂元、杨少奎、班

德贵等前辈艺人皆曾在此登台。如

今，在南京路金泽大酒店内，一家新

的“声远茶社”悄然开张。创办人王

文磊是著名京东大鼓表演艺术家董

湘昆的徒孙、宝坻区曲艺家协会主

席。他每日在此坚守演出，希望通过

恢复这一老品牌，让传统曲艺在新空

间焕发生机。他对记者讲述了自己

与曲艺之间那段难舍的缘分。

天生喜欢唱评剧

到唐山拜师学艺

1988年，我出生在宝坻县周良庄
乡（今宝坻区周良街道）。记得小时
候，我最爱看宝坻电视台的评剧票友
打擂节目——《开心双休日》。票友
轮番登台，各展所长；专家现场点评，
字字珠玑，还会登场献艺。那婉转悠
扬的唱腔、韵味十足的身段让我着了
迷。家里没有干这行的，没人教我唱
戏，可我就是喜欢。
那会儿我没有电脑，上不了网，

学校也没有相关的课外班，电视是我
接触评剧的唯一窗口。我模仿着唱

腔、比画着身段，把所有课余时间都
倾注在这份热爱里。虽然只是自学
摸索，连最基础的发声技巧都不懂，
但我乐此不疲。
2008年，我考上了大学，也迎来

了一段“自由时光”。我一有空就去
网吧上网，找评剧资料、听经典唱段，
压抑已久的喜爱如破土而出的嫩芽
疯狂生长。只要学校办晚会、文艺汇
演，我就主动报名，登台唱一段评剧。
也是在那一年，我收获了一份惊

喜——有一位宁河的老大哥，在唐山
工作，与评剧表演艺术家、洪派创始
人洪影老师一家交情很深，常登门拜
访。他得知我痴迷评剧，便主动提出
带我去唐山见洪影老师。
当大门打开，老艺术家站在我面

前，我感觉像做梦一样。她已年近八
旬，但思想很前卫，只要年轻人愿意
学，她就会毫无保留地传授。从那时

起，每到周末，我就买一张19块钱的
火车票，坐绿皮火车去唐山。
洪影老师待我像亲孙子一般，亲

自下厨给我做饭。我至今清晰地记
得，她在炒蒜薹之前，会耐心地把蒜薹
较老的部分掐掉，特别认真、特别亲
切。吃饭时，她不停地给我夹菜：“孩
子，你正长身体呢，多吃点儿。”学戏
时，她一字一句纠正我的唱腔，手把
手教我身段，教我怎么表达情感。闲
谈时，她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好好学
习，找份好工作，评剧就当爱好，别指
望靠它挣钱。但只要你喜欢，随时来
家里，我随时教你。”
在洪影老师的指导下，我的评剧

水平突飞猛进，不仅掌握了洪派小生
的演唱技巧，更领悟到评剧艺术的精
髓。2011年，我迎来人生中一个重要
时刻——成为洪影老师的关门弟子。

在鼓楼邂逅京东大鼓

登门拜访董湘昆先生

那是一段温暖的、令人难忘的日
子。老师的谦逊、善良、对艺术的执
着深深影响了我。可惜拜师后没多
久，2012年 6月，洪影老师便因病去
世。这个噩耗如同晴天霹雳，让我悲
痛欲绝，整日精神恍惚。纠结再三，
我暂时搁置了评剧演唱，心底那份热

爱也蒙上了一层阴影。
2012年年底的一天，我在鼓楼附

近遛弯儿，走到鑫森雅韵琴行门口，听
到里面传出一段唱腔。那声音铿锵有
力、韵味十足，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耳
朵。我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
那位老师唱完一段，看到玻璃门

外的我，笑着走出来：“你喜欢这个？”
我忙点头：“特别爱听，您唱得太好听
了！”当我告诉他我是宝坻人时，他更
是惊喜地说：“这可太巧了！我唱的这
京东大鼓，就发源于宝坻！”
他告诉我，他叫孙寿青，师从著名

京东大鼓表演艺术家董湘昆先生，师
爷是京东大鼓的定名人刘文斌先生。
那老二位都是地地道道的宝坻人。
我也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孙老师

说：“你说话没有齿音字，口音与京东
大鼓的要求正好对路，而且你有评剧
的底子，要是想学京东大鼓，一定事半
功倍。”他拿了一副鸳鸯板给我，“你先
练练手儿。每个周末下午我们都在这
个店里聚会，你要有空就过来一起玩
儿，慢慢就入门了。”
拿着那副沉甸甸的鸳鸯板，我心

里涌起一股暖流。孙老师的热情与
鼓励，让我重燃起内心对传统艺术的
热爱。回家后，我听了董湘昆先生的
京东大鼓作品《送女上大学》，“火红
的太阳刚出山，朝霞铺满了半边
天”。那熟悉的乡音，仿佛带我回到
了老家的田间地头。忽然想起有一
年央视春晚，冯巩、郭冬临的小品《旧
曲新歌》，唱的正是京东大鼓的曲调。
打那时起，每个周末下午我都会

去鑫森雅韵琴行，和孙老师以及曲艺
爱好者们一起听唱段、练打板、学唱
腔。孙老师对我格外关照，从最基础
的板眼教起，左手拿板、右手拿鼓楗
子，一个节拍一个节拍地纠正，一个

字一个字地抠唱腔。他常说：“京东大
鼓讲究的是字正腔圆，既要唱出乡音的
质朴，又要蕴含情感的真挚。”在孙老师
的指导下，我从最初的打板不熟练、唱
腔生硬，到后来能完整演唱简单的唱
段，一点点入了门儿。
2013年1月，孙老师带着我到董湘

昆先生家中拜访。董老先生已经八十
多岁了，卧病在床。当孙老师告诉老先
生我是宝坻人，也真心喜爱京东大鼓
时，老先生的眼睛一下子亮了。他拉着
我的手，用宝坻话和我聊天，叮嘱我：
“京东大鼓是咱宝坻的宝贝，你一定要
好好学，把它传承下去，别让这门艺术
断了根儿。”
董老先生有六十多个徒弟，但徒孙

寥寥无几。孙老师提出想收我为徒，也
能让董老先生高兴高兴。我觉得太好
了，其实我在心里已经把孙老师当师父
了，于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拜师仪式定在 2013 年 4月 21日。

我和师父专门去董老先生家，和他及家
人一起拍了照片。2013年5月26日，董
湘昆老先生去世。我再次感受到失去
前辈亲人的痛苦，但我知道，不能辜负
老先生的期盼。

教外国人唱京东大鼓

恢复声远茶社老品牌

不久后，我参加曲艺票友大赛，演
唱师父教我的京东大鼓唱段，获得了
“天津十大曲艺票友”称号。我又惊又
喜，师父比我还高兴，他激动地说：“文
磊，你太争气了，没辜负我对你的期望，
更没辜负董老先生！”
这次获奖，让我在鼓曲界有了点儿

名气。我又陆续参加了多次曲艺比赛
和演出，在舞台上积累经验，打磨技艺，
演唱水平也提高了。逐渐有人知道，有

个叫王文磊的年轻人唱京东大鼓。
2016年，我邀请三十多位表演艺术

家来到我的老家——如今的宝坻温泉
城，举办了一场关于宝坻戏曲曲艺的研
讨会，让更多人关注到宝坻的戏曲和曲
艺。虽然我主要在市区工作，但只要老
家有下乡演出、传统文化普及等活动，我
都会回去，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欣赏
到曲艺表演。
天津图书馆邀我做京东大鼓讲座，

向爱好者分享京东大鼓的起源、发展与
未来；南开大学的鲍震培教授邀请我给
200多名外国留学生上对外开放课，没
想到，他们对京东大鼓表现出了浓厚兴
趣，课后围着我，希望继续学。我带着外
国留学生参加了津门曲荟、大学生曲艺
周、全球华人春节联欢晚会等活动。他
们成了京东大鼓的“海外宣传员”。
我到北京与前门老舍茶馆、大栅栏

广德楼合作举办曲艺专场，主要唱京东
大鼓，也演出评剧折子戏，同时学习人家
的经营理念。随后，我在宝坻运营塞纳
岛小剧场，在宁河打造智汇渠梁小剧场，
专门安排京东大鼓演出。
2025年年初，我开办了声远茶社。

这个名字源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天津河
北鸟市的“声远茶社”，我希望能把这个
老品牌恢复起来。开业后，茶社逐渐步
入正轨，每天演出戏曲、鼓曲、相声、经典
折子戏。可通过网络平台购票，既服务
本地观众，也吸引外地游客。
一路走来，陪伴我的都是志同道合

的伙伴，我们组成专业团队，没人计较名
利与得失。虽然我们面临着资金短缺、
观众流失等困难，但看到观众专注的眼
神，听到他们热烈的掌声，便觉得我们做
的一切都是值得的。我也坚持登台演
出，既唱京东大鼓，也唱评剧。我愿以热
爱为舟，带着对传统艺术的深情与担当，
在传承弘扬的道路上坚定前行。

为天津曲艺大舞台再添一把火

重建声远茶社，接续曲艺文脉

讲述

■记者 张洁

2026年是天津京剧院建院70周年，“津彩

七秩绽华章”系列演出序幕拉开。首场演出是

农历大年初三在滨湖剧院上演的大戏《锁麟

囊》，主演正是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天津京剧

院一团团长、程（砚秋）派艺术传承人吕洋。

自十七岁首演《锁麟囊》至今，这出戏已伴

随吕洋走过了三十载艺术人生。百余场的舞

台锤炼，让薛湘灵这个角色超越剧本，深深融

入了她的艺术血脉。

吕洋师承孟宪瑢、赵荣琛、王吟秋、李世济

等梨园名家，承袭的不仅是程派严谨的声腔与

身段，更是对传统艺术的那份敬畏与法度。在

《香莲案》《楝树花》等新编剧目的创作与排演

中，她始终探索着传统京剧程式与当代审美相

融合的路径。她是院团的管理者、戏曲的授业

者，也是观众心目中真正的“天津角儿”。

幸得三师亲指教

程腔吕韵苦寒来

“我们家，天天都是戏。”吕洋的开场白带
着几分命中注定。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流行
旋律飘荡在大街小巷时，吕家的日常里，始终
回响着张君秋的华美唱腔与程砚秋的幽咽婉
转，戏曲声腔成为她最熟悉的童年背景音。
父亲是精通司鼓的资深票友，母亲曾学过

舞蹈，浓厚的艺术氛围与严格的家风家教，共
同构成了吕洋的成长底色。吕洋坦言，父亲对
她的要求极高，放学晚归几分钟都会被仔细问
询。这近乎严苛的管教，潜移默化塑造了她严
谨守时、自律自持的品格，也为日后从艺治学
埋下了规矩的种子。
父亲收藏的戏曲盒带是她的艺术启蒙，李

世济三盘完整版《锁麟囊》被她反复聆听，旋律
深深刻进大脑。一次，父亲让她去买炒菜的作
料，途中邻家飘出《锁麟囊》的唱段，年幼的吕
洋驻足听了近半小时，忘了该干什么，也忘了
回家。那婉转幽咽的程腔，点亮她心底的戏曲
火种，也注定了她与程派艺术的不解之缘。
四岁时，吕洋身着母亲缝制的红色戏服，

在父亲单位的职工联欢会上完成了人生首次
彩唱《女起解》。面对观众她毫不怯场，表演流
畅、一字不差，天赋初显。
八岁报考天津市艺术学校京剧班，吕洋专

业成绩优异，却因年龄小，需延后一年入学。

转年，她以公费生正式入学，更大的挑战接踵
而至——毯子功、把子功等基础功课，同班同
学早已熟练掌握，而她还在压腿、形体训练中
步履艰难。“我常常第一个到练功房，一个人坐
在地毯上。”清晨空旷的练功房，成为吕洋弥补
差距、直面压力的阵地。她几乎忘了孩童的嬉
戏玩乐，所有课余时间都用来埋头苦练，很快
在基本功方面追上了同学。前期四年梅派学
习，为她打下扎实功底，随后，主课老师孟宪瑢
根据她的嗓音条件，建议她专攻程派。她成为
班里唯一的程派学员，以《贺后骂殿》开蒙。
因为程派有着独特的发声、气息与咬字体

系，所以她要从零起步。数灯、吹气、对着细孔
持续练气，严苛的基础训练既枯燥又磨人。但
吕洋始终坚信，艺术没有捷径，唯有下足苦功
夫、笨功夫，才能把根基打牢。
汇报演出《贺后骂殿》那天，天降大雪。演

出成功，她在校园里拍下一张照片：穿着板正
的小风衣，戴着鸭舌帽，雪花纷飞。“现在回头
看，觉得意义非凡。”她将此视为“立雪程门”般
的象征，“冥冥之中，仿佛有一种使命。”
作为当代程派艺术的中坚力量，吕洋的艺

术学习，清晰地勾勒出一条承续的脉络。她师
从赵荣琛、王吟秋、李世济三位名家。老艺术
家们风格各异，却以各自的方式，共同为她搭
建起一个正统而完备的程派艺术体系。
那时她每周往返京津两地，向赵荣琛老师

求教。为《荒山泪》中“谯楼上”三个字的发音，
她反复上了三堂课。即便委屈落泪，也记牢了
老师“举一反三”的教诲。赵荣琛老师对吐字
归韵、声腔情感的极致要求让她明白，程派的
一字一腔，皆有心、有情、有魂。
王吟秋老师对吕洋有三条要求：不准改

戏、不准打扮得花枝招展、不准期待表扬。这
三条，既规范了舞台演绎，更塑造了青衣的内
在修为。王吟秋老师为她完整示范《锁麟囊》
中的身段，每一个神态、每一处步法都口传心
授，成为她舞台表演的底气。吕洋在传承中精
准把握气息控制与共鸣转换，让程派唱腔兼具
婉约之美与内在张力。
李世济老师是吕洋儿时的偶像，求艺之路

却格外曲折。她曾独闯后台毛遂自荐，而后一
年半书信致意，终得倾囊相授。李世济老师更
注重表演之美与人物塑造，强调程派不仅美在
声腔，更美在角色的内核。吕洋细细领会，后
来在表演与教学中始终引导学习者吃透剧本、
揣摩内心，将声腔、身段与人物情感融为一体。

百场《锁麟囊》

与角色共生长

谈及恩师李世济，吕洋的语调不自觉地柔
软了起来。其实，这段师徒缘分并非水到渠
成，而是一场关于心性与艺德的漫长淬炼。“李
世济老师并不轻易收徒，她说要看看学生到底
是认真学，还是只图虚名。”即便已随老师学戏
多时，正式的拜师却悬而未决。直到吕洋备战
梅花奖的关键时刻，专场演出之前，李世济老
师突然打来电话，细致地指出她在《荒山泪》中
一处水袖的用法尚有琢磨的空间，邀她来家里
细说。吕洋一点儿没犹豫，立即出发。这个出
于纯粹求知欲的选择，成了打开师门最后一道

关的钥匙。
演出成功后，李世济老师以两种方式表达了

对吕洋的认可：她对着已故伴侣、京胡演奏家唐
在炘先生的房间动情地说：“老唐，咱们的程派艺
术终于有人能接下去了。”在央视某档节目的采
访中，她又特别提及：“吕洋晚上有戏，下午还赶
来学习……她是真爱艺术。”
对经典的诠释，是与角色共度的漫长修行。

正如《锁麟囊》中的薛湘灵，在吕洋不同的人生阶
段焕发出了不同的光彩。“艺术的魅力就在于，每
个年龄段有每个年龄段的悟性。”她引用艺术追
求的境界——生、情、美、永、化，认为最后的这个
“化”字，便是将个人生命体验与角色融合的过
程。“年轻时重在‘学术’，掌握法度；如今是‘用生
命去唱’。”她将自己与薛湘灵视为两个共同成长
的女性，每次登台都是新鲜的生命碰撞。
吕洋坦言，耳熟能详的经典反而更难演。“观

众都会唱，对戏的要求更高。大家为什么要进剧
场看你？”她渴望与观众产生“化学反应”，“登上
舞台，看到满场观众的那一刻，状态自然就来
了。”她会敏锐捕捉台下的反馈，唱到哪儿叫好热
烈，意味着观众喜欢强烈的表达；唱到哪儿台下
静默品味，则说明观众需要更细腻的处理。
近年来她赴南方巡演，遇到大量年轻观众，

反响超乎预期，“北方观众喜欢‘过瘾’，希望演员
唱得正宗、味道足；南方观众更注重‘腔调’，沉浸
于演员的一招一式、眼神、表情的细腻韵味。”但
无论南北，观众对程派艺术的热爱同样真挚。
作为程派传人，吕洋始终在拓展艺术的边

界。她先后创排《香莲案》《玉簪缘》及现实题材
剧目《楝树花》，每一次都是对自我的挑战。尤其
是《香莲案》，它并非简单改编，而是对秦香莲这
一经典形象的重塑，难点在于既要承接传统，又
要树立一个属于当代的、立得住的舞台形象。
她分析新编《香莲案》的成功，在于让人物贴

近了当代观众的情感逻辑：秦香莲不再仅是哭诉
的弱者，而是在被抛弃后保有尊严、在孩子受威
胁时才奋起反抗的刚强母亲，更符合现代女性思
维，让观众更能产生共情。后来《香莲案》被拍成
电影，获得业内广泛认可。
更大的挑战来自《楝树花》。这是天津京剧

院首部现实题材剧目，讲述“时代楷模”王继才、
王仕花夫妇驻守开山岛的故事，舞台上大部分时
间只有两个人物，创作难度极大。剧组前往开山
岛采风，排戏过程也如“守岛”，在排练厅里反复
打磨。“从王仕花身上我深深感悟到，一个人要做
成一件事，必须心无杂念，纯净执着。”吕洋将这
种感悟与自己的从艺之路联系起来，“没有一根
筋的精神，成不了事。”她塑造的这个角色也得到
了王仕花本人的肯定。

艺术水准不能降

德与艺必须并重

身为天津京剧院一团团长，吕洋肩上的担子
一头是艺术，一头是传承。“一个院团，艺术生产
若断层断档，是根本性的损失。”她将培养新人视
为最紧迫的使命，遴选好苗子的首要标准是“真
正爱艺术”。她更相信身教重于言传，要以自己
在舞台上的光芒与舞台下的感悟，去点燃学生内
心的火种。“我要释放一种人格魅力，让他们产生
信任，愿意跟着走。”

作为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的“京剧程（砚秋）派
经典剧目表演人才培训项目”导师，吕洋亲授《六
月雪》《梅妃》等剧目。她的想法朴素而深刻：当年
自己怎么学来的，就怎么教回去，但也绝不是简单
的复制。她相信：真正的传承不是把前辈的艺术
锁进保险柜，而是让它流淌进热爱者的心里。
她针对每个学生的嗓音特质精细调教，坚持

用最质朴的亲身示范，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句
唱腔，拆解程派的精髓；同时，她横向对比其他流
派乃至艺术门类，为学生打开更广阔的美学视
野。她的教学维度也超越了技艺，深入艺德。“学
戏先学做人”是她常挂在嘴边的话。她期盼年轻
人不仅要成为好演员，更要成长为有自觉、有担当
的文化传承者。
在吕洋的传承观里，教学过程是双向的滋养，

是鲜活的教学相长。“我从年轻人身上获得的启发
同样珍贵——他们对角色的新鲜解读、对艺术的
独立叩问，常为我打开新的视角。”她时时提醒学
生、也提醒自己，“程派艺术既要守住本身的魂，也
要能和当下的观众说上话，让这份古典之美叩响
当代人的心门。”

谈及个人的艺术规划，吕洋显得
开阔而笃定。如今她不再拘泥于“接下
来学哪出”的具体目标，而是指向了一种内
在的追求——超越自我。她以《楝树花》为例，悟
出“演员不能太挑剔，要敢于挑战极限，哪怕挫折
也是财富”。她希望每年都要比过去的自己更强。
身兼名角、导师与团长，如何做好平衡？吕洋

说：“这不是三选一，而是三位一体，每一项都要付
出百分之百。”凭着做演员的切身经验，她能更精
准地理解院团艺术家的需求，为他们提供实质帮
助。她说：“我们的团风很简单：艺术水准不能降，
德与艺必须并重。”
吕洋的人生轨迹已与程派艺术血脉交融。传

统的生命力既源于对根脉最深切的敬畏与坚守，
也离不开与时代对话、与生命共鸣的胆识与智
慧。这条路她走得专注，亦走得开阔；而新的篇
章，正随着那悠扬的程腔，徐徐开启。

吕洋 程腔传薪火初心赴梨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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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洋访谈
守住京剧审美高度
读懂年轻观众需求

上津云客户端

看往期电子报

记者：您曾在2024年筹办了纪念程

砚秋先生诞辰120周年——“程韵洋声”

专场展演，在京剧界引起很大反响。现

在回想起来，做这件事的初心是什么？

吕洋：对我而言，这件事承载着多重
的意义与情感。作为程派后学，我对这
门艺术心怀敬畏。我的老师们曾亲身追
随程大师，向我讲述了那么多生动的往
事。假如没有程先生开创这门艺术，就
没有我们后来者的立足之地。那次专场
演出，是我向授业恩师们交出的答卷。
他们倾注在我身上的心血，已融入了我
的每一次舞台呈现中。同时，那也是对
多年来厚爱我的观众的真诚回报。对我
个人，这更是一次关键的归零与重启，我
想借此机会褪去浮华，沉心静气，重新审
视自己的艺术道路，为下一阶段的攀登
厘清方向。尽管筹办过程中，平衡剧目、
应对各种实际压力在所难免，但这一切
都让完成它的意义变得非同寻常。

记者：您如何理解传统艺术的守正

与创新？

吕洋：创新肯定要搞，短视频、新媒
体这些该尝试得尝试，不能躲着。但有
一条底线：不能为了追数据、赶潮流，就
把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和根本给丢了。
得先把该守的东西守住了、守牢了，心里
有了定海神针，脚下才能一步一步稳稳
当当地往前走。艺术这东西，掺不得半
点假，它的成色究竟有几斤几两，到了台
上，到了观众心里，自然会见分晓。

记者：您认为京剧演员应如何与年

轻观众实现真正的双向奔赴？

吕洋：关键在于沉下心来“读懂”年
轻人，而非盲目追逐潮流。通过与年轻
观众，尤其是高学历年轻观众的深入交
流，我发现，他们的审美非常敏锐：痴迷
细节，追求一种真实、不刻意、在不
经意间打动人的美感。一个细
微的眼神、一处含蓄的唱腔处
理，往往能在瞬间点燃他们的
热爱，形成情感的共鸣。因
此我认为，一切的前提是艺
术本体必须过硬。只有当我
们守住了京剧最核心的感染
力与审美高度，同时真诚地去
了解年轻人的喜好与精神需求，
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实现一场有

价值、有温度的双向奔赴。
记者：咱们观众称您为“天津角儿”，

您怎么看待这个“定位”？

吕洋：我心里始终揣着一份沉甸甸
的感恩之情，总想着怎么才能回报天津
这片把我养大、把我捧起来的沃土。走
南闯北这些年，我有一个特别深的感受：
只要是天津出去的角儿，在全国同行眼
里，那就是不一样。我有时候想想，我真
正开始学戏时都算晚了，心里是真着急，
但也正因为这样，才更觉得咱们天津这
块地方，水土就是养人，就是能出人才、
出好戏。这份自豪，还有对未来的期待，
一直推着我往前走。

（图片由吕洋提供）

吕洋

1979年出生，天津人，
天津京剧院一团团长，程派
青衣，毕业于天津市艺术学
校、中国戏曲学院。代表剧目
有《锁麟囊》《春闺梦》《香莲
案》等。曾获中国戏剧
梅花奖等奖项。

吕
洋
舞
台
照

王文磊


